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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隨着女性地位提
高，以及獨生子女潮的推動，
近年來，打破傳統讓孩子隨母
姓者越來越多，但 「子女隨父
姓」的習俗畢竟延續了數千年
，因此 「隨母姓」的新時尚也

惹來了諸多麻煩。
二○○八年，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教授盧

大儒提議的 「子隨父姓，女隨母姓」，入選當年
「十大國內家庭事件」。盧教授表示，此提議有

遺傳學根據，遺傳學研究發現，細胞內的遺傳物
質線粒體，是母系遺傳路線的最重要標識。由於
只有母親的線粒體才能遺傳給子女，因此如果母
親生女兒，女兒生外孫女……線粒體的DNA就會
一直傳遞下去。如果母親生兒子，那母親的線粒
體遺傳就會中斷。假如女兒隨母姓，就能把線粒
體DNA的遺傳路徑保留在姓氏中，讓人們找到自
己的母系祖先。 「女隨母姓」的提議，得到了一
些學者的認可，認為這是科學的、理性的、超前
的建言。

近年來，內地有不少新潮開明的家庭允許子
女、尤其是女兒隨母姓。新一代育齡夫婦 「傳宗
接代」的觀念越來越淡薄，而且，有的愛妻的丈
夫體諒到妻子生育的艱辛，主動提議讓兒女隨母
姓，以慰藉妻子。還有一些恩愛的小夫妻在生育
之前就商量好，如果生男孩就隨父姓，如果生女
孩就隨母姓。有的夫妻，妻子是獨生女，希望無
論生男生女都讓孩子都隨母姓，而通達的丈夫也
同意。

但 「隨母姓」也難免受到外界干擾。隨母姓
的小學生張小姐，有一天放學回家哭哭啼啼地問： 「大家都跟爸爸
姓，我為什麼跟媽媽姓？爸爸是不是我的親爸爸？」張小姐的父母
解釋，她隨母姓是因為母親好艱難才生下她，父親要她牢記母恩。
但張小姐還是半信半疑。南京有一對龍鳳胎小學生，哥哥隨父姓，
妹妹隨母姓，常被同學追問 「到底是不是親兄妹」、 「為什麼不同
姓」，龍鳳胎兄妹開始還很耐心地解釋，後來就很不耐煩了，老師
說，這不但影響到他們和同學們相處，還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情
緒。

「隨母姓」打破了 「子女隨父姓」的幾千年傳統，隨母姓的孩
子不可避免地遭到 「你爸爸是不是親爸爸」、 「你父母是否離婚了
」、 「你爸爸是否 『倒插門』入贅」等質疑。更有祖父母強烈反對
孫子隨母姓，甚至以翻臉不認親相要挾。

相比之下，大都市新潮的白領家庭比較寬容 「隨母姓」，而鄉
村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不易接受這一新時尚。

不過，也有例外。近年來不斷有男士入贅 「嫁」到廣東陽春市
潭水鎮鳳來村。該村 「拉郎配」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村幹部為使
村民自覺計劃生育，宣傳 「養女同樣可防老，女孩同樣傳宗接代」
，熱心當紅娘鼓勵男子到純女戶家落戶。為此，鳳來村明確規定
「嫁」到該村的男子有權參與村中所有集體福利分配，可優先批准

宅基地等；對歧視入贅男的人給予處罰。目前， 「嫁」到該村的男
子均已成為家中的頂樑柱，與村民和家人相處和睦。在鳳來村二十
八戶純女戶中，已有十多戶的女孩 「娶」到了老公，所生的二十多
名兒女均隨母姓。對孩子隨母姓，入贅鳳來村的男子很坦然，稱既
然 「嫁」了過來，就按這裡的風俗辦。

古代文學淵遠
流長，有一種文體
叫隱括詞，所謂隱
括詞就是把前人的
詩文加以增刪剪裁
，概括改製而成的
詞。這種漢族語文

不是文字遊戲，乃千錘百煉而成之文字
結晶。《風雅遺音》載： 「歐陽公知滁
日，自號醉翁，因以名亭作記。山谷隱
括其詞，合以聲律，做《瑞鶴仙》云：
『環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

。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
，翁之樂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
芳佳木，風高日出，景無窮也。遊也，
山餚野蔌，酒洌泉香，非觥籌也。太守
醉也，喧嘩眾賓歡也。況宴酣之樂，非
絲非竹，太守樂其樂也。問當時太守為
誰？醉翁是也』 。一記凡數百言，此詞
備之矣。山谷其善隱括如此，文物古跡
，躍然紙上，一氣呵成。」

而《風雅遺音》的作者林正大，也
覺技癢亦欣作：《賀新涼》詞隱括《醉
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望西南，蔚
然深秀琅琊也。泉水潺潺峰路轉，上有
醉翁亭也。亭，太守自名之也，試問醉
翁何所樂？樂在乎山水之間也。得之心
，寓酒也。四時之景無窮也，看林霏日
出雲歸，自朝暮也。交錯觥籌酣宴處，
餚蔌雜然陳也。知太守遊而樂也。太守
醉歸賓客從，擁蒼顏白髮頹然也。太守
誰？醉翁也」 精妙絕倫，異曲同工，不
約而同。

以上兩隱括詞雖優，卻遠不及《元人小令集》中庾
天錫所作的《折桂令》來得簡練： 「環滁秀列諸峰，山
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僧仙好事，締構成功。
四時朝暮不同，宴酣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
太守歐翁」 。惜墨如金，濃縮精巧。琅琊幽谷，山川奇
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
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
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疏宕，而音指華暢，知琴
者以為絕倫。然其有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
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
以製曲。雖粗合韻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
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
人崔閒，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東
坡居士以醉翁操補之云。 「醉翁操琅然，清圜，誰彈？
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
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詠，聲和流
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
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拭聽
徽外三兩弦」 無獨有偶是為妙句，各有千秋。

《奇文怪聯趣談》中還收集有林正大，曾把范仲淹
的《岳陽樓記》隱括為《水調歌頭》 「欲狀巴陵勝，千
古岳之陽。洞庭在目，遠銜山色俯長江。浩浩渾無涯際
，爽氣北通巫峽，南去極瀟湘。騷人與遷客，貨物尤長
。錦鱗游，汀蘭郁，水鷗翔，波瀾萬頃碧色，上下一天
光。皓月浮金萬里，把酒登樓對景，喜極自洋洋。優樂
有誰令？寵辱兩皆忘」 。順理成章，一目瞭然。因《岳
陽樓記》《醉翁亭記》流傳較廣，故不附錄，讀者不妨
慢慢品味這些聲韻鏗鏘，搖曳生姿，情文並茂，妙趣橫
溢的隱括詞，將更別有風趣。

打開一個很舊的日記本，
其中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寫着
「夜宿安徽貴池南湖」 。當時

北京正亂，母親要我到南方走
走， 「認識一下祖國。」

我住在南湖旁邊一個竹子
搭建的旅館中。傍晚忽然聽到樓下人聲鼎沸。從窗戶
望去，見一個女性投水自殺，很多人圍着她丈夫直嚷
嚷。有個婦女湊近那男子： 「你老婆都有四個月身孕
啦！你還……還不快去買棺木？」男子轉身離去。轉
瞬拖了一口薄皮棺材回來。這時，又一個婦女衝出人
群，對男子破口大罵，說他薄情，憤怒中並用石塊把
棺材打爛，並將之推進湖裡。這婦人嘴中不斷罵聲，
群眾不斷給她喝彩。我不太能聽懂他們的安徽土話，
但也覺得心中舒暢了一些。這時一位男性老漢居中勸

解，那婦人依舊不依不饒，罵聲不斷……
這時我在竹子賓館的二樓窗前，心中忽然響起了

河北梆子的旋律。奇怪，我正經學過的是京劇，河北
梆子在北京雖有一個劇團，可我從沒看過。但離開北
京到了安徽，卻讓我不由自主想起它來。此際，我不
再往小日記本上寫舊體詩，也不去寫京劇唱詞。獨有
那河北梆子高亢與激越最最適合此情此景，於是我馬
上內心吟出了前邊三句：

列位都應抱不平，
咱為婦道更傷心。
兩膀哪來千鈞力——
唱段最短也要有四句，我下邊怎麼接？忽然意識

到這個 「人辰」轍不響亮，讓最後這句不容易唱響。
正在着急的一剎那，忽然想起河北梆子有一種補救辦
法，會在句尾加上 「哎嗨哎嗨嗨」的拖腔。不管使的

什麼韻腳，有了這個拖腔，也一定能贏得觀眾的掌聲
！這樣一想，我的第四句也奔湧而出：

不恨薄棺恨薄情！
這句的文詞的確不錯。其中的 「薄」是仄聲字，

分別擱置七字句之 「三」與 「五」的位置上，讓這句
的平仄符合古詩規律。記得晚唐杜牧就有過這樣一個
挺解氣的句子。但我一時想不起來了。

我事後反覆想過：為什麼忽然想起並使用河北梆
子？其實，我很小就持有 「大京劇主義」的，但又趕
上了能看各種最佳地方戲的時代。在北京，每逢最佳
地方戲進京，在《人民日報》負責戲曲報道的母親總
忘不了帶我去看它們的演出。李桂雲的戲我是見過的
，肚子裡多一些這些東西，遇到出新時也就不會從
「體制外」想辦法了。

聽到有人說過這樣大不敬的
話：胡適一生留下了不少 「爛尾
樓」─儘管後來他一直在努力
，希望能將那些未完的研究寫作
計劃在有生之年一一了結，而且
那些未完的著述，一樣有 「但開
風氣」之貢獻，但他最終還是在

多少讀書人的期待與惋惜中遽然而逝！
坦率地說，胡適那些著名的只完成了半截的研究

寫作計劃，大多都有未能如期完工的客觀原由，殊非
個人懈怠。

作為一個學者，胡適一生交遊廣泛，有人因此認
為胡適是在交遊上花費了過多時間精力，以致未能專
心學術研究，這種說法，有責人過於苛嚴之嫌。其實
，無論是翻閱胡適一生日記，還是對照胡適一生完成
刊布的著述，還有大量未曾完成的手稿等，都不能不
為胡適作為一個學者的勤勉高產而折服。我們對於胡
適的 「批評」，只能是在對於胡適的特殊期待這樣的
語境中展開，而不應該是放在與同時代其他學者的對
比中─其實，即便是放在與同時代同級別的學者之
中進行比較，胡適也斷不會得一個不專心、不用功的
評語。

最近讀到胡適選註的《每天一首詩》，加深了上
述判斷─作為一個學者，胡適一生中有不少突發
「奇想」或者讀書寫作上的 「旁逸斜出」。倘若他不

是胡適，這些 「奇想」或 「旁逸斜出」自然也不會如

此引人關注。也正因為被過度關注，所以那些 「奇想
」 「旁逸斜出」也隨之被放大了，以致成為非議胡適
的指標之一。

「每天一首詩」計劃，或許不過是胡適的一個突
發奇想，也或許緣於某位在出版社供職的友人的一個
不錯的金點子。在他三四年四月二十日的日記中，他
這樣寫道：

從今天起，每天寫一首我能背誦的好詩，不論長
短，不分時代先後，不問體裁。

一年之後，這些詩可以印作一本詩選，叫做 「每
天一首詩」 。

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胡適這個 「每天一首詩」
的點子，都可以視之為一個值得去關注的選本計劃，
儘管胡適並不擅長亦不鼓勵現代人去做舊體詩，甚至
即便在新詩的嘗試中，他也算不上是一個好的詩人，
但這些並不影響胡適作為一個舊體詩選本的選編者，
以及他所選編的 「選本」的獨特的文學與學術思想意
義。

沒有理由認為胡適從一開始就不過是抱着一種
「玩玩」的心態在對待這件工作，就在此日日記之後

一月，胡適將先前選編的標準做了調整，原本是 「不
問體裁」，但現在 「決計專抄絕句」。而且在其中有
些詩後面，還附有或長或短的一些註釋。即便如此，
其實，對於每天都有若干工作頭緒的胡適來說，這樣
的工作要想持之以恆，也不是容易的事， 「這一冊起
於六月二十一日，中間停了好些時，到九月初才夠一

個月的篇數。作事有恆心真不是容易的事」 。這樣的
感慨，出自對於當初一個自我消遣計劃的判斷，這不
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在汗牛充棟的舊體詩選本中，胡適的這個選本似
乎並沒有被拿來作為舊詩入門的必讀，無論是在胡適
時代抑或當下，甚至連知道者亦不多見，但對於那些
研究胡適的詩歌思想和文學思想者來說，這個選本卻
可以說提供了另一個讓他們觀察胡適的文本界面。

譬如說胡適選詩的標準和判斷一首具體詩歌作品
價值的標準等。對於任何一個中國舊體詩詞的讀者來
說，王梵志的 「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
眼，不可隱我腳」都不會作為他們閱讀的首選，甚至
是否會納入到他們的閱讀計劃當中都未知可否，但在
胡適的選本中，卻是開篇第一篇！俗語說僧詩忌筍蔬
氣，意思是說有自礙之嫌。晚清上海文人王韜卻說：
詩之不必佳而得名者有三：曰方外，曰布衣，曰閨閣
，至於原因，王韜並未解釋。其實大概也用不着多少
解釋，明眼人一見就清楚。但王梵志這首詩之所以出
名，坦率地講，是因為 「借巨公力之煽動」。這位巨
公，自然是胡適了。而胡適之所以選中王梵志和他的
這首詩，無非是他的 「反潮流」的精神， 「但開風氣
」的精神，不 「媚俗」的精神，這與胡適之間，有着
千載之隔的知音共鳴啊！

類似的選擇標準在 「每天一首詩」中還有很多。
但也不盡是這種思想上的 「共鳴」，亦有不少是情感
上的呼應，譬如選本中選了不少種花、看花、賞花、
護花、惜花一類的詩，這類詩在選種中比率如此之高
，令人驚訝！究其原由，不能不從胡適對花的情感中
去尋答案──胡適自己，不就是一個唱着 「我從山中
來，帶來蘭花草，種在校園中，希望花開早」的詩人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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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
﹁噢
，
鄭
老
師
，
你
變
啦
！
﹂
鄭
老
師
穿
着

西
裝
，
他
肯
定
認
為
這
是
一
個
正
式
的
場
合
才
特
意
穿
上
的
。
但
說
實
話
，
他
現
在
穿
西

裝
顯
得
有
些
突
兀
。
鄭
老
師
若
是
穿
上
藏
袍
，
再
蓄
一
點
小
鬍
子
，
頭
髮
再
鬈
一
點
，
就

是
那
個
叫
容
中
爾
甲
的
藏
族
歌
手
了
。

有
人
緊
緊
擁
抱
着
鄭
老
師
，
說
：
﹁想
死
我
啦
！
﹂
鄭
老
師
大
笑
，
說
這
台
詞
哪
裡

聽
到
過
，
是
哪
個
小
品
演
員
說
的
，
他
叫
什
麼
來
着
？

包
廂
裡
已
經
坐
得
滿
滿
當
當
的
，
大
家
要
求
鄭
教
老
師
談
在
西
藏
志
願
支
教
的
故
事

。
鄭
老
師
說
那
裡
的
環
境
，
說
那
裡
的
孩
子
，
說
那
裡
的
牧
民
，
還
有
春
天
的
時
候
，
草

原
上
像
星
星
一
樣
的
漂
亮
小
花
兒
…
…

還
有
人
開
玩
笑
問
起
鄭
老
師
在
西
藏
有
沒
有
﹁艷
遇
﹂
。
鄭
老
師
聽
罷
，
說
真
的
有

一
次
。
大
家
嘻
嘻
哈
哈
的
，
但
所
有
的
目
光
都
聚
焦
到
鄭
老
師
身

上
。

他
到
西
藏
的
第
二
個
月
，
大
雪
壓
境
，
所
有
孩
子
都
無
法
來
上

課
了
。
過
了
三
四
天
，
宿
舍
裡
該
吃
的
東
西
全
部
吃
完
了
。
但
外
面

過
膝
的
大
雪
又
讓
他
無
法
外
出
採
購
食
物
。
就
在
那
個
食
物
告
罄
的

傍
晚
，
一
個
藏
族
女
子
提
着
一
個
大
包
出
現
在
他
的
宿
舍
前
，
她
用

非
常
生
硬
的
漢
語
在
喊
：
﹁老
師
，
老
師
！
﹂

鄭
老
師
推
開
門
，
發
現
她
是
離
學
校
最
近
一
戶
藏
民
家
的
姑
娘

，
那
個
姑
娘
牧
着
許
多
牛
，
鄭
老
師
以
前
經
常
遇
上
，
她
總
是
會
放

慢
腳
步
瞥
一
眼
鄭
老
師
。
後
來
，
他
又
知
道
她
已
經
沒
有
了
父
母
，

家
裡
有
個
弟
弟
，
她
和
弟
弟
就
靠
她
放
牛
維
持
生
計
。

鄭
老
師
班
裡
有
個
孩
子
，
出
奇
的
﹁壞
﹂
，
有
一
次
打
碎
了
教

室
的
玻
璃
。
鄭
老
師
要
懲
罰
他
，
那
個
孩
子
竟
然
暴
怒
不
已
，
想
與

鄭
老
師
動
手
。
學
校
老
師
見
勢
不
妙
，
叫
來
了

他
的
姐
姐
，
孩
子
一
見
到
姐
姐
，
突
然
溫
順
起

來
，
低
着
頭
，
眼
裡
全
是
悔
意
。
孩
子
的
姐
姐

就
是
她
。
知
道
姐
弟
倆
的
身
世
後
，
鄭
老
師
會

特
意
留
心
那
個
孩
子
，
有
時
候
多
分
發
給
他
一

塊
橡
皮
或
是
一
枝
鉛
筆
，
還
會
把
家
人
郵
寄
來

的
糖
果
多
分
些
給
他
。

在
越
來
越
濃
的
暮
色
中
，
鄭
老
師
不
知
姑
娘
為
什
麼
到
學
校
來

。
但
姑
娘
逕
直
走
進
了
宿
舍
，
拿
出
許
多
食
物
，
還
幫
鄭
老
師
生
了

火
。
鄭
老
師
用
漢
語
與
她
交
流
，
不
停
地
向
她
表
示
感
謝
，
並
說
那

些
食
物
他
會
支
付
費
用
。
姑
娘
不
停
搖
着
頭
，
很
着
急
。
姑
娘
一
直

呆
在
他
的
屋
裡
，
夜
來
了
，
外
面
風
雪
很
大
。
此
時
，
姑
娘
做
了
一

件
讓
鄭
老
師
瞠
目
結
舌
的
事
情
，
她
起
身
坐
到
了
鄭
老
師
冰
凉
的
被

窩
裡
，
說
：
﹁給
你
暖
暖
被
子
。
﹂

眾
人
聽
鄭
老
師
講
到
這
裡
，
全
部
靜
靜
地
聽
着
接
下
來
會
是
什

麼
。
有
人
調
侃
：
﹁鄭
老
師
，
你
真
有
艷
福
啊
！
﹂
鄭
老
師
看
看
大

家
，
說
：
﹁當
時
我
也
懵
了
，
站
在
那
不
知
所
措
。
﹂
姑
娘
慢
慢
脫

下
了
外
衣
，
身
子
進
入
了
被
窩
，
鄭
老
師
不
知
該
說
什
麼
，
把
頭
別

向
一
邊
，
不
敢
看
那
姑
娘
。
外
面
風
雪
很
大
，
﹁嗚
嗚
…
…
﹂
地
呼

嘯
着
，
不
知
因
為
屋
裡
有
盤
火
，
還
是
自
己
紛
亂
的
心
緒
，
鄭
老
師

一
點
也
不
覺
得
冷
。
正
在
尷
尬
、
難
堪
、
念
想
、
溫
暖
…
…
種
種
複
雜
情
緒
左
突
右
撞
之

際
，
姑
娘
卻
說
話
了
：
﹁老
師
，
被
窩
暖
了
，
你
可
以
來
了
。
﹂

包
廂
裡
所
有
人
都
看
着
鄭
老
師
，
還
有
幾
位
女
士
索
性
大
叫
：
﹁我
們
要
走
啦
，
不

聽
你
的
情
色
故
事
了
！
﹂

鄭
老
師
說
：
﹁你
們
知
道
後
來
那
位
姑
娘
做
了
一
件
什
麼
事
嗎
？
﹂
姑
娘
慢
慢
起
床

，
穿
好
了
衣
服
。
然
後
用
手
摸
摸
了
被
窩
，
說
：
﹁暖
暖
的
，
老
師
，
你
可
以
睡
啦
。
﹂

姑
娘
說
完
，
整
理
了
一
下
她
帶
的
東
西
，
慢
慢
走
到
門
口
，
回
頭
給
鄭
老
師
一
個
淡
淡
的

微
笑
。
鄭
老
師
講
到
這
裡
，
深
深
吸
了
一
口
氣
。

鄭
老
師
說
，
我
是
到
西
藏
援
教
的
。
但
是
，
那
位
姑
娘
卻
在
靈
魂
上
﹁援
教
﹂
了
我

。
讓
我
知
道
這
個
人
世
中
，
可
以
存
在
這
樣
一
種
純
潔
，
可
以
有
這
樣
一
種
溫
暖
。

西
藏
的
天
很
藍
很
藍
，
西
藏
的
空
氣
很
淨
很
淨
，
遠
處
高
山
上
是
雪
白
雪
白
的
陳
年

冰
川
…
…
那
是
一
個
乾
淨
的
世
界
，
從
環
境
到
心
靈
。
真
的
，
我
覺
得
自
己
沒
有
幫
助
過

我
們
的
藏
民
，
而
是
藏
民
幫
助
了
我
，
甚
至
拯
救
了
我
，
讓
自
己
的
靈
魂
和
心
境
更
加
澄

明
，
更
加
寬
廣
和
寧
靜
。

隨
母
姓
成
為
新
時
尚

蕭

愚

胡適的􀎠每天一首詩􀎡
段懷清

響
起
了
河
北
梆
子

徐
城
北

有那樣一種純潔 流 沙

別
具
一
格
的
隱
括
詞

姚
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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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內
地
，
企
業
家
陳
光
標
是
一
位
公
眾
人
物
。
幾
年
前
，
他
接
受
電
視
記
者
採
訪

時
就
回
答
過
為
什
麼
他
捐
贈
後
希
望
媒
體
宣
傳
的
問
題
。
他
講
，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上
也

有
一
個
變
化
過
程
。
開
始
時
，
他
做
事
很
低
調
，
後
來
父
親
批
評
了
他
，
講
做
了
好
事

應
當
讓
別
人
知
道
，
人
世
間
多
了
好
榜
樣
，
做
好
事
的
人
就
會
越
來
越
多
。

五
‧
一
二
汶
川
地
震
後
，
電
視
裡
陳
光
標
的
身
影
多
了
起
來
。
在
救
災
現
場
，
陳

光
標
帶
領
他
公
司
的
一
百
二
十
名
操
作
手
和
六
十
台
大
型
機
械
晝
夜
奮
戰
，
共
救
出
了

一
百
三
十
一
條
生
命
，
其
中
陳
光
標
親
自
參
與
救
助
的
有
十
三
人
。
他
前
後
向
地
震
災

區
捐
贈
款
物
超
過
億
元
。
溫
家
寶
稱
讚
他
是
﹁有
良
知
、
有
靈
魂
、
有
道
德
、
有
感
情

、
心
繫
災
區
的
企
業
家
﹂
，
並
向
他
致
敬
。
二
○
○
九
年
，
他
又
捐
贈

一
億
多
元
在
南
京
成
立
了
﹁黃
埔
治
災
減
災
中
心
﹂
，
負
責
向
公
眾
提

供
服
務
。
多
年
來
腳
踏
實
地
的
奉
獻
，
使
他
得
到
多
方
面
的
肯
定
，
如

獲
得
﹁全
國
抗
震
救
災
英
雄
模
範
﹂
、
﹁全
國
五
一
勞
動
獎
章
﹂
，
還

連
續
四
年
獲
﹁中
華
慈
善
獎
﹂
。
這
次
央
視
的
春
晚
上
，
他
是
一
位
特

邀
嘉
賓
。

今
年
元
月
二
十
四
，
這
位
被
人
稱
為
﹁中
華
首
善
﹂
的
企
業
家
再

次
做
出
驚
人
之
舉
，
他
將
一
張
在
中
國
工
商
銀
行
江
蘇
分
行
會
議
廳
拍

下
的
照
片
公
之
於
眾
：
滿
面
春
風
的
陳
光
標
張
開
雙
臂
，
他
的
前
面
是

一
堵
用
﹁錢
磚
﹂
堆
砌
成
的
﹁錢
牆
﹂
，
所
謂

﹁錢
磚
﹂
就
是
十
萬
元
一
捆
的
人
民
幣
，
這
種
磚

有
三
百
三
十
塊
，
共
計
三
千
三
百
萬
人
民
幣
。
這

些
錢
加
上
一
些
沒
有
亮
相
的
支
票
，
一
共
有
四
千

三
百
一
十
六
萬
元
，
它
們
是
由
五
百
一
十
三
名
企

業
家
和
愛
心
人
士
共
同
捐
贈
的
。
拍
照
後
不
久
，

陳
光
標
即
率
團
赴
新
疆
、
西
藏
等
地
，
直
接
把
善

款
送
到
貧
困
者
的
手
中
。
在
鳳
凰
衛
視
的
﹁一
虎

一
席
談
﹂
裡
，
陳
光
標
再
次
回
答
了
對
他
作
秀
的
質
疑
。
他
解
釋
，
拍

這
張
照
片
不
是
受
到
什
麼
媒
體
﹁忽
悠
﹂
，
而
是
他
自
己
的
主
意
。
他

就
是
要
高
調
行
善
，
讓
知
道
的
人
越
多
越
好
。

陳
光
標
有
他
的
理
念
，
他
認
為
，
慈
善
決
不
是
一
時
一
地
的
﹁陣

地
戰
﹂
，
慈
善
是
長
征
，
而
且
永
遠
沒
有
終
點
，
但
慈
善
不
是
苦
難
的

長
征
，
而
是
快
樂
的
長
征
。
慈
善
不
分
民
族
，
不
分
國
界
，
不
分
信
仰

，
捐
贈
者
快
樂
，
受
捐
贈
者
也
快
樂
，
在
慈
善
的
路
上
，
一
路
都
是
歡

聲
笑
語
。
他
曾
對
公
眾
講
過
，
你
說
我
沽
名
釣
譽
也
好
，
貪
圖
名
譽
也

罷
，
我
都
認
了
。
我
就
是
要
高
調
做
善
事
，
如
果
你
不
服
你
來
做
，
你
來
和
我
爭
﹁中

華
首
善
﹂
這
個
稱
號
。
陳
光
標
，
這
個
出
生
在
安
徽
五
河
縣
農
村
貧
寒
家
庭
的
孩
子
，

在
改
革
開
放
的
大
潮
裡
智
慧
地
努
力
打
拚
，
發
家
致
富
後
，
不
忘
回
報
社
會
，
走
的
是

一
條
坦
坦
蕩
蕩
但
形
式
上
卻
別
樣
的
路
。
在
我
看
來
，
他
對
貧
困
之
疾
實
施
的
是
﹁中

醫
療
法
﹂
，
這
與
通
常
的
慈
善
組
織
實
施
的
﹁西
醫
療
法
﹂
不
同
，
例
如
，
後
者
對
白

血
病
患
者
、
唇
裂
孩
子
的
救
助
都
是
效
率
很
高
的
針
對
性
支
持
。
而
陳
光
標
另
闢
蹊
徑

，
他
在
﹁祛
邪
﹂
的
同
時
特
別
重
視
﹁扶
正
﹂
，
他
的
救
助
可
能
針
對
性
不
強
（
有
人

議
論
說
，
有
個
別
受
助
者
得
到
善
款
後
會
去
買
酒
喝
的
）
，
但
陳
光
標
就
是
想
用
這
種

大
而
化
之
的
做
法
，
直
接
把
愛
意
送
進
弱
者
的
懷
抱
，
他
期
望
有
一
股
暖
流
能
把
救
助

者
和
被
救
助
者
包
裹
起
來
。
我
不
知
道
陳
光
標
還
能
走
多
遠
，
正
如
我
看
到
，
中
醫
和

西
醫
，
雖
然
都
是
救
死
扶
傷
的
學
問
，
但
不
少
人
仍
認
為
它
們
難
以
兼
容
。
我
的
心
和

力
決
定
我
不
能
像
陳
光
標
那
樣
做
出
大
文
章
，
但
我
祈
願
陳
光
標
們
走
好
，
用
那
句
老

百
姓
都
常
說
的
話

—
好
人
一
生
平
安
。

台
灣
民
謠
裡
有
一
首
新
年
歌
：
初
一
早
，
初
二
巧
，
初
三
老

鼠
娶
新
娘
。
底
下
就
記
不
得
了
。
我
小
時
候
據
說
當
時
鄉
下
種
田

人
家
在
初
三
的
晚
上
要
灑
一
點
兒
吃
的
在
屋
角
與
老
鼠
結
緣
可
以

減
少
鼠
害
，
不
知
何
時
這
個
民
俗
已
經
絕
跡
，
但
是
過
年
時
連
老

鼠
也
可
放
牠
一
馬
讓
牠
去
結
婚
的
故
事
，
一
直
是
我
童
年
記
憶
中

最
不
可
思
議
的
關
於
過
年
的
一
大
亮
點
。

如
今
細
想
起
來
一
點
也
不
奇
怪
，
過
年
時
家
裡
到
處
都
是
好

吃
的
，
即
使
你
不
先
向
老
鼠
行
賄
，
牠
們
也
會
自
己
跑
出
來
偷
食
。
可
是
，
經
過
許
多

民
俗
學
家
的
解
釋
，
這
故
事
的
底
層
倒
成
了
農
村
社
會
一
種
民
胞
物
與
的
精
神
。
過
年

其
實
就
該
帶
着
點
兒
童
心
，
少
了
對
童
年
的
眷
戀
也
就
不
會
有
參
與
的
熱
情
與
傳
承
的

興
味
。
現
代
人
在
過
年
的
時
候
外
出
旅
遊
的
愈
來
愈
多
了
，
貼
春
聯
放
鞭
炮
花
車
遊
行

等
等
反
倒
是
在
三
藩
市
的
中
國
城
裡
變
成
華
僑
與
觀
光
客
們
的
重
頭
戲
。
這
裡
的
中
文

學
校
每
年
也
總
要
給
孩
子
們
講
些
年
話
：
關
於
十
二
生
肖
，
關
於
中
國
的
傳
統
，
關
於

民
族
舞
蹈
、
武
術
表
演
、
剪
紙
、
寫
毛
筆
字
，
甚
至
於
教
那
些
吃
漢
堡
包
的
小
孩
玩
筷

子
夾
乒
乓
球
的
遊
戲
。
不
僅
是
童
年
被
想
起
，
在
那
風
雨
無
阻
的
舞
獅
舞
龍
的
隊
伍
中

有
我
們
中
國
五
千
年
文
化
最
好
的
機
會
教
育
。

沒
有
出
國
之
前
常
常
嫌
這
些
過
年
的
繁
文
縟
節
過
於
俗
氣
，
海
外
居
久
才
懂
得
珍

惜
。
三
藩
市
的
中
國
城
裡
以
廣
東
人
為
多
，
所
以
農
曆
年
連
老
外
都
會
穿
上
中
式
新
衣

拱
手
說
句
：G

on g
H

e y
Fah

C
h oy

（
粵
語
發
音
的
恭
喜
發
財
）
，
中
國
城
裡
的

花
市
擺
街
會
和
元
宵
節
的
花
車
大
遊
行
更
是
全
國
有
名
：
僅
次
於
感
恩
節
的
梅
西
百
貨

卡
通
人
物
大
遊
行
，
聖
誕
新
年
時
洛
杉
磯
的
玫
瑰
花
車
大
遊
行
。
誰
想
尋
找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光
陰
的
故
事
，
請
到
三
藩
市
來
湊
一
回
唐
人
街
的
熱
鬧
。

要
說
老
華
僑
們
有
多
保
守
迂
腐
也
不
見
得
，
如
今
在
國
內
看
春
晚
變
成
過
現
代
中

國
年
的
儀
式
之
一
了
，
我
們
這
兒
也
大
有
跟
進
之
意
。
從
去
年
開
始
一
群
吃
電
腦
飯
的

新
移
民
也
開
始
排
演
起
﹁硅
谷
春
晚
﹂
來
。
有
別
於
老
華
僑
們
典
當
祖
產
式
的
宣
揚
文

化
，
新
移
民
更
看
重
的
是
實
用
主
義
的
想
家
愛
國
。
老
華
僑
要
把
中
國
文
化
搬
到
表
面

，
而
新
華
僑
是
想
把
文
化
融
入
到
生
活
中
去
。
他
們
的
演
出
水
平
當
然
不
會
有
國
內
的

高
，
但
是
要
比
他
們
的
心
哪
個
更
中
國
哪
個
更
熱
情
，
他
們
絕
對
輸
不
了
。
讓
老
鼠
去

娶
牠
的
新
娘
子
，
讓
我
們
在
除
夕
那
個
晚
上
，
也
享
受
一
下
天
涯
若
比
鄰
的
快
樂
。
這

就
是
過
年
，
西
線
無
戰
事
，
和
諧
從
這
兒
開
始
。

暖流滾滾而來 言止善鄉
愁
解
藥
在
春
晚

喻
麗
清

煥
然
一
新

（
攝
影
）
丁

建


